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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之死 报纸档 苹果日报

香港的报档，几十年来与纸媒同历兴衰。这些年过五十的报贩们，见证过1995年《苹果日报》加入纸媒战

后《苹果》时代︰最后一代报档，他们在卖樽装水和油墨味的回忆

“你可以说，现在档口就是披着报档外皮的杂货档。”

香港 深度 苹果之死 香港媒体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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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后，减价战下老牌报纸撑不下去而停运；也亲睹六四、七一这些日子，谁家的报纸卖得最快。

一眨眼，香港《苹果日报》已停运一年。“这一年最大的改变是，少了《苹果》后，很多熟客都不再读报，

甚至是连新闻都索性不看，看了可能心情更差，又没法改变。”在湾仔经营报档35年的陈小姐幽幽说道，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早在去年荡然无存。”


现在熟客来到档口前，大多只为了继续支持她，来买支饮料，顺道吐吐苦水——在这社会氛围下，整个人

都很压抑。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于6月中发表有关2021年过后港人的新闻使用和信任度研究，

提及《苹果》于2021年仍营运时，不论其报章及电子版本的读者接触率都在研究中占较高比例；而在《苹

果》消失的这一年，其他报章的使用程度未见明显上升，即《苹果》停运后，其读者大多并无转向阅读其

他报章。

随着纸媒逐渐被时代淘汰，加上《苹果》写下最终章，报档现在最好卖的，是香烟和樽装水；档主既是挣

扎求存、讨个生活，也是打发时间。档口还会留给下一代吗？“现在给你，你也不会想做吧？”在旺角银行

中心经营报档20多年的明哥说。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2/hong-kong


在湾仔经营报档35年的陈小姐。摄：林振东/端传媒

看着政治和社运，看到《苹果》的生与死 


采访陈小姐那天，天下着微雨，她身穿全黑色、印有“香港加油”暗花的运动T恤，如常在档口前利落地整理

报章及杂志。雨水无碍熟客站在档口前聊天，他们一时批评港区国安法如何令人不敢高调发言、政府应对

疫情反应缓慢等，一时谈论《苹果》记者散落不同新媒体后的出品。“也是因为仍有熟客支持，才继续经营

报档。”陈小姐坚定地说。


2019年，反修例运动初期的抗议活动常在港岛中西区、湾仔区一带进行，陈小姐报档的运作和生意，无可

避免地受驱散行动影响，三不五时会闻着催泪气体边咳边关舖。那些日子，档口收入转瞬缩减大半，短期

内只是咬紧牙关撑住，长远则显然不乐观。但幸得街坊、熟客特地跑到旧档购报、买饮品，让陈小姐仍能

继续经营报档。

但她仍然支持反修例运动，亦曾公开支持《苹果日报》，如自费印刷推广《苹果》的文宣，光明正大地贴

在旧档口的当眼处，呼吁客人主动购买《苹果》来接收时事资讯。市民得悉后，每天风雨不改往她的报档

“打趸”（流连），既是关心她状况，也闲话家常，解闷除忧。“那时也有很多记者来关心我，担心我表明立

场后会遭人骚扰。”

这担忧不无道理。她后来因与业主政见不同，还是被逼结业，要再另觅地方开档。 


当初她支持《苹果》，原因是它会大幅报导社会运动，多年来从未缺席。“老实说，即便我是卖报纸的，我

也不常读报，最多是每天整理报章时，看一下每份报章的头版新闻。《苹果》的头版标题一定是与众不

同，他们从不忌讳说出社会问题的核心。”

继承上一辈的报档的55岁明哥，在旺角银行中心摆档20多年，对1995年6月20日创刊的《苹果》印象深

刻，除因为它是首份全彩印的报纸、排版与别不同，也因为它不向财团广告低头。“你看《苹果》，从未间

断地报导有关六四、七一游行集会的内容，连头版都是留给重要的社会事件。”

可是，时至2019年起，《苹果》报导反修例运动时，屡收警方信件指不满其报导内容。国安法实施后，更

红线处处。2020年8月10日，警方大搜捕《苹果》，以违反国安法、诈欺等罪拘捕黎智英父子、营运总裁

兼财务总裁周达权，以及壹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虹。

那时起，开档30年、65岁的报贩何先生，在荃湾杨屋道街市档口每日免费派发100份《苹果》，无间断派

了2个月，“因为有熟客希望表达支持《苹果》，给了我一笔钱，要我每天免费派50份，然后我再自掏腰包



买多50份。”

开档30年，现在于荃湾杨屋道街市开档的报贩何先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何先生坦言，每天都可能有老人家把这些心意当成一般的免费报章，任意拿取，并不知道他们有否读毕报

纸，但令他感欣慰的，是一群认同何先生理念的人，特意到他的报档为他打气，“很多都是年轻人特地跑过

来道谢，也有不少人不拿免费的《苹果》，执意要付钱买。更夸张的是有人放下数百元买一份《苹果》，

希望报档及《苹果》都能生存下去。”

《苹果》于2021年6月24日停刊。何先生仍苦苦经营报档，他强调，报档售报是持平、中立，报档内仍有

“五光十色”的报纸供选购，“唯独缺了《苹果》。”

报贩不挑报纸来卖，这年头讨口饭不容易，但个人感受还是深刻、入骨。无论是1998年金融海啸、2003

年沙士、2010年反高铁社会运动，及至近10年来反国教、反对新界东北发展、雨伞运动、旺角骚乱、反

修例运动等，他们都认为大家累积很多怨怒在胸口，“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却又无处抒发。以往有《苹果》

代大家发声，但现在真的甚么都没有了。”陈小姐叹息道。

2021年《苹果》这棵26年的大树倒下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苏钥机当



2021年《苹果》这棵26年的大树倒下，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苏钥机当

时已预计，《苹果》停刊后会令香港的激烈反对声音消失，市民反映意见的渠道相应减少，社会上不同群

体的声音及市民忧虑将无处表达。

明哥表示，“（这一年）有不少《苹果》读者少了读报......大家都会说（停刊）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他观

察，那些不再读报的人，这辈子大概也不再读香港的其他实体报章；而已故的全港报贩大联盟主席廖社青

曾预料，《苹果》停刊后销量不会转移到其他报纸。

李立峰6月发表的媒体研究报告中分析，读者会考量相关传媒机构停运后，会否有另一相同理念且作品具一

定水平的机构值得支持，若有符合能填补媒体空洞且高质素的传媒机构，则能保留读者；反之，若读者寻

找不到这样的媒体，他们就可能会成为“消失的读者”。

他续称，拥有鲜明立场取态的传媒机构，其支持度将附带“政治消费”意味，特别是经历2019年的社会运动

后，这种连带关系就更明确。李立峰认为，两间已停运的媒体《苹果》与立场新闻，各自读者并非单纯只

为接收新闻资讯，而是为了支持某种理念而付费。

“一直以来，经营报档的观察是，香港真的变了。”何先生叹息道。 


他早在2014年雨伞运动时，便在报档贴上“我要真普选”的标语，也在2020年自资赠阅《苹果》。时至

2022年，《苹果》停运一年后，何先生在各种名义的红线下，也开始自我审查，“过往可以自由批评政府

失职无能，但现在则要思前想后，光是讲真话，就可能让人失去自由”。

何先生直斥政府想建立一言堂的社会，“熟客与我的最大感受是，香港少了一把监察政府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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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旺角亚皆老街开设报档廿多年的庄先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争议声中，《苹果》和读者走到最后一哩路 


“《苹果》停运，其实对其他报章的销量并无影响，（各纸媒）依旧每天卖10份以内，一样那么少。”

2000年在旺角亚皆老街开设报档、64岁的庄先生说。

报档贩售报章，先经历2005年起免费报章崛起的攻势，再到互联网普及，新闻应用程式横空出世，滑手机

时新闻资讯随手可得，对实体报章的销量打击可谓“毁灭性”。端传媒访问的4位档主，都在报档内经历至少

20多年岁月，他们共同目睹香港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在报档里观察到不同报章的读者群变化。

《苹果》与《东方日报》，20多年来都是直接竞争对手。时间回到1995年，那时普遍报纸黑白印刷，售

价港币5元，到《苹果》6月空降，一创刊就用印花优惠，把售价压低至2元，创刊当日就卖出20万份，其

后迅速于几个月内抢占市场，日销30万甚至50万份，成为全港销量第二高的报章，仅次于《东方》。即使

其他报纸以抽奖形式送车送楼，也无法挽回读者。

《东方》同年底以迈向28周年之名，将报价同样减至2元，触发其他报纸跟随。但最后，这一波“割喉之

战”淘汰了一些老牌报刊，一周内四报三刊结业，包括《华侨日报》、《快报》等。

“那时《东方》卖100份的话，《苹果》就是卖80份，《东方》那时候吸引在波经（体育版）、马经（赛马

版），而《苹果》吸引在娱乐、港闻。”庄先生说。记者坐在报档旁观察，短短1小时多，已有10多名顾客

在报档购买有关赛马资讯的报章。

明哥则指出，以往《苹果》与《东方》实体报销量旗鼓相当，只有《苹果》头版报导独家新闻，或是集中

报导游行集会新闻而印刷的号外版时，其销量就会超越《东方》，由此可见《苹果》客群有既定的价值取

态。

在竞争激烈的纸媒黄金年代，记者圈内流传，有报纸会派人凌晨守在某家旺角报档，第一时间查阅竞争对

手新鲜出炉的初版报章有否独家新闻，把独家新闻资料抄写下来，重新撰写，再加在自家的报刊内，然后

赶在早上印刷更新版再送往报档。



赶在早上印刷更新版再送往报档。

“我不能确认那些凌晨在档口外鬼鬼祟祟的人是否在抄新闻，的确到现时仍有些明显是记者，或是报馆的人

会买一份报章，站在档口不远处读报，有时又会拿起电话跟对方大叫‘有错字要改啊’、‘为甚么没有出这新

闻’之类的。”陈小姐忆述。

“互抄独家新闻？哗，那是好十多年前才会有的操作吧，现在的‘独家’一点都不‘独家’吧，只要上网一看，那

些新闻内容大家全都知道了。会再出第二版报纸的，近年也就只有《苹果》较多在社会发生大事时出号外

版吧。”明哥说。

壹传媒旗下的《苹果》、《壹周刊》，或其他八卦杂志，其报导手法和取态亦同样会为人诟病。例如最为

人熟悉、也成为大专院校新闻系教材的1998年“陈健康事件”，《苹果》当时头版报导陈健康在妻儿自杀死

后仍北上寻欢，后来被揭发是有偿新闻，最终创办人黎智英需公开道歉。

4位档主均有讨论《苹果》报导备受争议的地方，比如一直以哗众取竉的方式报导突发案件、以狗仔队采访

名义侵犯艺人私稳等等。不过，他们均认为《苹果》的报导与香港人对新闻的要求是有互动，彼此共同进

步；也是《苹果》的“行差踏错”，26年间跌跌碰碰，最终才有结业前的《苹果》。

2021年6月24日凌晨，最后一期的《苹果日报》运抵旺角报摊。摄：林振东/端传媒



“2003年对《苹果》来说是个转捩点，那年《苹果》有关于张国荣、梅艳芳的报导，还有当时的沙士疫

情，整个香港社会气氛都很低迷。而《苹果》新闻十分详尽。”明哥强调，由2003年的50万人七一大游行

报导开始，《苹果》成为真正面向香港人的报纸，“我以往收拾好档口，也会拿一份《苹果日报》和《壹周

刊》回家看，养成了习惯。可是习惯的事物，在香港是会一觉醒来便消失。”

《苹果》以100万份印刷量作为道别，香港人买个清光来回馈这26年的陪伴。明哥忆述，2021年的6月25

日凌晨，香港人为购买最后一期《苹果》，在旺角各报档大排长龙，他大受感动。“大家绝对可以感受到排

队买《苹果》的人，都是拥有同一理念、真心喜欢香港的人。那天知道很多人仍关心香港，绝非羊群心态

而排队。”

明哥表示，即使那日整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也不忘在售报时与客人互相打气，说句加油。后来回归到日

常处理报档生意时，明哥则已甚少表露情绪，亦绝少与顾客交流，“我的报档位置本来便是人来人往的通

道，顾客需要买报纸、饮品、烟等等，全都是买完便走，不作停留，因此那天真的很难得。”《苹果》的诀

别，仍给予明哥一点支撑与鼓励。

没钱赚的报档，谁还会继承？ 


明哥的报档，侧对着人来人往的旺角港铁站出入口。采访那天刚下完暴雨，太阳初出的平日早上，街道上

的行人骆驿不绝，但生意寥寥可数。与明哥从早上11时谈到近中午12时半，买水、买烟、买报，只有数

人。他们拿起马经或《东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干净俐落。

“报章销量如你所见，这个世代哪还有人拿起报纸来看的，只剩下老人家与赌徒会买报吧。”明哥边说，边

在整理报档摆买报纸的排序。明哥将有时事报导的报章，如《明报》、《星岛》、《东方》等，藏在各种

马经下，马场跑马仔比政治跑马仔更实际。“这世代哪有人还会买实体报？我们（报档）也要跟着时代转变

啊。”明哥的报档，早已兼售杂货维生。

现时，报摊准售的额外物品有12种，包括纸巾、香烟、打火机、糖果、香口胶、凉果、电池、原子笔、樽

装蒸馏水、小饰物、利是封及流动电话储值卡。在摊位的准许面积大小维持不变下，该等商品占用的范围

不得超过报摊面积的二分之一，报贩可在报摊范围展示核准售卖货品的合法相关宣传品。

报贩没有特别的营运策略，一直只靠薄利多销。现时卖一份报纸赚港币1元多；樽装水每支可赚2至3元；

零食如糖果、话梅，每包是赚数元；香烟则视乎牌子而定，每包赚10至20元。有时档贩还会卖小玩具，例

如玩具车，每部也赚到十数元。



在旺角银行中心摆档20多年的明哥。摄：林振东/端传媒

亦只有兼卖杂货，报档才有条件经营到夜深。接近夜晚11时的旺角，亚皆老街人潮熙来攘往，不少客人在

庄先生的报档买烟、买水、买马经。

报档被过时规条束缚，加上档口附近的杂货店、小贩档竞争，更大杀伤力的是便利店。“便利店主力不是卖

报纸，但便利店的方便程度是报档怎样也追不上，连带在便利店买报纸送纸巾的营销技巧相当盛行，报档

不得不花更多成本在贩报上（同样送纸巾迎战）。”何先生无奈地说。

香港报档与报章的命脉紧密扣连，当实体报章走向夕阳，报档的生命亦缓缓倒数。报档在食物环境卫生署

的管理下，经营权及牌照只能传给直系家属（即父母、配偶或子女）一次，其后不能再转让他人，意味着

从家人手上得到牌照的明哥与何先生，他们不可能转让报档牌照予下一代继续经营。

“即使能够转让，我也不会想让下一代再接手报档。现在给你，你也不会想做吧？”明哥认为报档是被政府

闲置到快将消亡的族群，“以往曾与食环署开会争取改例，或要求将报档与一般小贩一视同仁（放宽报档可

以售卖的商品限制、给予报档空间做生意），但终究没有得到（食环）答复。”而政府在疫症期的这3年，

最直接援助到报贩的政策是，豁免3年、每年约5000元的报档牌照费。

https://www.fehd.gov.hk/tc_chi/pleasant_environment/hawker/fixedpitch.html


根据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统计数字，2000年的固定及流动报档牌照数目为879个，2005年报档牌照数目下

跌至738个，2011年更跌至540个，2020年更只剩下356个。20年过去，街边报档逐渐无声无色地从香

港人身边消失，是时代所然与制度辗压，令报档行业日渐式微吗？

全港报档大联盟曾于2019年公开呼吁政府部门放宽报档可售卖商品，让报贩能够自食其力。联盟提及食环

署批准让报档卖樽装水，却视乌龙茶与可乐等“有色饮品”为违禁品。很多报档档主为多赚几个钱挺而走

险，冒着被罚钱的风险卖樽装茶、罐装咖啡等。联盟又提到政府近年的控烟、禁烟政策是不断增加烟税，

加上非法私烟盛行的双重打击下，令报贩卖烟的收益锐减。

明哥续道：“报档像被政府晾在一旁，食环那些规例50年不变，一直限制报档发展；时间到了，就让报档消

失。”同在旺角开报档的庄先生表示，现时报档最好卖的产品是樽装水，并称若档口只能靠卖报维生，应该

早就饿死了。

“你可以说，现在档口就是披着报档外皮的杂货档。”庄先生幽幽地道。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陈小姐为化名）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506/29/q10c.pdf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7756

